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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

        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之义，则可与语。由能得此，则可以彀远近之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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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用于句首。表示审慎的语气）若（顺；顺从）稽（考察）古，圣人（指能够深入领会阴阳之道，掌握自然界和社会的本质及规律，并善于利用矛盾，从事政治斗争的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抓住事物的本质，表述事物名称和性质），知存亡之门户（比喻事物的机栝），筹策（犹筹算。谋划；揣度料量）万类之终始，达（通晓）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征兆，迹象）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事理；规律）一也。
纵观古今历史，圣智之人生活在天地间，成为芸芸众生先知先觉的导师。他们通过观察阴阳的开阖情况来给它们立一个确定的名号，知道其生存和灭亡的关键，筹算万事万物的前因后果，通晓世人的思维规律，观察事物变化的征兆，从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所以圣智之人在天下立身，从古至今，其遵循的规律都是一样的。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归宿，指不同表现）。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是故圣人一（始终）守司其门户，审（详细，周密）察其所先后，度权（权宜、变通）量能，校（比较）其伎（通“技”。技艺，本领）巧短长。
事物的变化无穷无尽，但各有自己的不同表现。有的归于阴，有的归于阳，有的柔弱，有的刚强，有的开放，有的封闭，有的松弛，有的紧张。所以圣智之人要始终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详察其发展的先后过程，考察权宜（变通）并估量才能，比较技巧上谁优谁劣。
夫（所有的，大家。相当于“凡”）贤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顺应自然规律）以牧（统治；主管）之。审定有无（有没有真才实学）以其实虚（为人真诚还是虚假），随其嗜欲以见（同“现”）其志意。微排（驳斥）其所言而捭（拨动启发他说出真话）反（反对）之，以求其实，贵（崇尚，重视）得其指（古同“旨”，旨意，主旨）；阖而捭之，以求其利。
凡贤良与不肖，智慧与愚笨，勇敢和怯懦上有差异的。可以启用，也可以闭藏；可以擢进，也可以黜退；可以轻视，也可以敬重，要顺应自然规律去主导他们。考察（一个人）是否真具备某种能力或品质，那么要依据其行为；追随并顺应他的喜好与欲望，从而观察他的意志。稍微驳斥一下其言论，启发出真话后再加以反对，以求弄清其实情，重视得其主旨；先“阖”后“捭”，以求弄清其的利益（诉求）。
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实情；真情）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推究根源）其同异。离合有守（有操守），先从其志。即（假如，倘若）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赶得上；比配）。
有时公开和展示自己的真实情况，有时关闭和隐藏自己的真实情况。公开和展示自己的真实情况，是为了使对方产生共情；关闭和隐藏自己的真实情况，是为了考察对方的诚意。可行与不可行，需审查清楚对方的计谋，以洞察双方意见相同或不相同的根源。（无论）分开和结合都要有操守，可以先按对方的意志去办。倘若要“捭之”，最重要的是考虑周详；倘若要“阖之”，最重要的是缜密处事。周详和缜密的可贵在于不被发现和察觉，并且要与“道”相比配。
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计算，推测），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合于；符合）权衡度数（测算），圣人因而自为之虑。
捭之，是为了预料对方的实情；阖之，是为了联结对方的真诚。都看明白后，当权衡轻重，然后再为之测度，圣智之人因而为之考虑。当不符合权衡测度时，圣智之人因而只能自行考虑退路了。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nà，接纳，吸收）之；阖者，或阖而取（得到；获得；接受）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所以对人使用捭术时，或者使对方能够暴露真情实感，或者让他吐露决策被我们吸取；使用阖术时，或抑制他以便于我们顺利起用他，或抑制他以便于抛弃他不用。捭阖，符合天地之道。捭阖，以变动阴阳，让四季开闭，以化生万物。纵和横，返和出，翻和覆，反与忤，必定由此生出。
捭阖者，道之大化（重大变化），说之变也；必豫（同“预”，预先，事先）审（详究，考察）其变化，吉凶大命系焉。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控制）之以出入。
捭阖，是自然规律的大变化，也是游说之词的变化。必须预先知道捭阖之术的阴阳变化法则，这是游说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口是表达内心想法的门户，心则是人们精神的居所。人的意志、喜好、思虑、智谋，都是通过口这个门户来传出和传入。所以要用捭阖之术来关住它，控制它以产生差异。
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调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
所谓“捭之”，就是让对方打开心扉、主动说话，这就是阳之道；所谓“阖之”，就是让对方关闭心扉，保持沉默，这就是阴之道。阴阳当调和，结束和开始当适宜。那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等都被归于“阳”类事物，称为“开始”。那说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等都被归于“阴”类事物，称为“终止”。这些在言论时采用“阳”类事物来立说的，都可以称为“开始”，从善的一面去说服对方从事某事，诱导对方采取行动，促使游说成功；这些在言论时采用“阴”类事物来立说的，都可以称为“终止”，从恶的一面去阻止对方实施谋划，使它得到终止。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卑下）求（打动）小（小人），以高（崇高）求大（君子）。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大夫统治的政治区域，即卿大夫或卿大夫的采地食邑），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
运用捭之术时，要从阴阳两个方面来试探。跟志向高远者（阳）谈论时，以使用上述阳类事物的崇高语言为主；与目光短浅者（阴）谈论时，以使用上述阴类事物的卑下语言为主。以卑下的语言去打动小人，用崇高的语言去打动大人。根据这个方法去游说，就没有试探不出来的真实情感，就没有不听从我们决策的人，就没有不能说服的对象。用捭阖之术可以游说普通的个人，可以游说朝廷的大臣，可以游说请侯国的国君，可以游说周天子。做小事没有内在制约，做大事没有外在阻碍。事情的补益和损害、人的背离和归附、道的背离和返归，都是被阴、阳的变化所控制的。
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还（返还）终阴，阴极反阳。以阳动者，德相（辅佐、帮助）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通“包”，包容，怀抱）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谓随物赋形，或方或圆）之门户（比喻事物的机栝）。
阳，活动前行；阴，静止隐藏。阳，活动展出；阴，隐藏潜入。阳返还停止于阴，阴到了极点转化为阳。以阳的方式开展行动的人，靠道德帮助生存；以阴的方式获得宁静的人，要用看得见的行动帮助成就。以阳的方式去求助于阴，要以道德包容对方；以阴的方式去结交阳，要实际地施以助力；阴阳相辅相成、互为其用，则凭借捭阖。这不但是天地阴阳的规律，而且是游说他人的方法，为万事成败的先决条件，因此被称作“天地万物运行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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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大化（谓化育万物）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覆（同“复”，重、再）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顺序、层次），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古时候化育万物的人，是与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道”共生的。返回去观察历史，再来验证未来；返回去了解过去，再来了解现在；返回去了解他人，再来了解自我。动与静、虚与实的规律，如果与今天不相符合，就返回历史中去寻求答案。事情能通过反向思考、反复验证而得以查核，这是圣智之人的用心所在，不可不深察。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经由；透过）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言有象（摹拟、效法），事有比（譬喻）。其有象比，以观其次（中，间）。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犹张置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通“伺”，侦察，观察）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常持其网驱之。
别人侃侃而谈，是动；自己沉默倾听，是静。透过其说的话，听其话语中的用词。如果发现对方说的话中有前后矛盾或不合情理的地方，可通过反驳的方式去追问，从他的反应中必定能探出真情。说话可以摹拟，事情可以譬喻。当有“象”和“比”的手法，那么就要观察其中的意思。所谓“象”，就是以摹拟的方式形容事物，所谓“比”，就是以譬喻的方式表达言辞。通过使用无形的方式去探求别人言辞中的隐含意图，用来“钓”别人的话契合事情原委，就能探得对方的实际情况。这就好像张开网捕野兽一样，多设一些网，聚集在一起等待野兽自投罗网。如果把捕兽的规律用在人事上，一旦方法得当，符合情理，对方必然会自己吐露实情，这就是“钓”人的网，应常用这样的“钓”人方法去驱使别人。
其不言无比，乃为之变。以象动之，以报（通“赴”，往，去）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己反往，彼覆（重、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根据，依据）。重（zhòng，谨慎）之，袭（乘其不备，偷偷地进攻）之，反之，覆（审察；查核）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故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详细，周密）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
对方不说话或不亲近我们，就要改变谈话的方式。用“象”的手法来使对方开口，以此走进其心；使他显露内情，随后主导对方。自己在和对方经过这样多次反复之后，说话中有象比，因而确定后面游说的根据。首先自己的言谈举止要十分谨慎，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意图；其次通过突然发问的方式不给对方任何巧言令色、掩盖事实的机会；然后在谈话过程中不时的反驳对方话语中有前后矛盾或不合情理的地方，以探求内情；最后要不时的采取顺从谈话对手的方式，已查核出导致他话语中出现自相矛盾内容的原因。任何事情像这样进行探究，都可以通过言辞获知内情。圣智之人用这种方法引导愚者或智者，任何事情都毫无疑惑。那善于通过“反听”探查对方的人，通常能够用鬼神莫测的手段来获得内情。他们应变得当，能详尽地主导对方。如果不能详尽主导对方，是因为从对方获得的内情不明了；获得的内情不明了，决定的基础就不稳定。
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还听之。欲闻其声反默，欲张（通“胀”，胀满）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
变化运用“摩拟”和“譬喻”，这样对方一定有“反应”的言辞，则回过头来倾听。想要听对方讲话，自己反而要先沉默；想让对方膨胀，自己反而要先收敛；想让抬高对方，自己反而要先谦下；想从对方那里有所获取，自己反而要先给予对方好处。想要了解对方的内情，就要善于运用模拟和类比的方法，主导对方的言辞。声音相同，就会互相呼应；事实合理，就会一同返回。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君主；皇帝），或以牧下（臣下；百姓；群众）。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为之法则。以反求覆，观其所托。故用此者，己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论万物，别雄雌（比喻胜败、高下、强弱）。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猜度）其意也；符应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或者透过这，或者透过那；或者用来侍奉君主，或者用来主导臣下。这就要分辨真伪，了解异同，从而得到内情或诡诈之处。动作、言语、口气与预先确定的会有差异，喜悦与愤怒则由预先确定的来显现其形式，所有这一切都以预先确定的方式作为法则。用“反”寻求查核，然后观察其寄托。那用这种方法，自己要心平气和，以便能听取对方的言辞，考察事情，论说万物，辨别事物性质。即使是从对方言辞里无关紧要的事件中，也可以通过观察细微迹象推断同类事物本质。运用这些方法去探测别人就好像钻到他心中探测一样，可以准确地估计出他的能力，猜测出他的本意。符应不落空，就像螣蛇指示祸福那样准确无误，就像后羿张弓射箭一样百发百中。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见（古同“现”，出现，显露）形（使之现形，显露，显示）也，若光之与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如舌之取燔骨（炙肉中的骨头）。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如阴与阳，如圆与方。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侍奉，供奉）之。进退左右，以是司（掌管）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谓忘情（情，谓情实。实情，情况）、失道。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
所以了解他人要从了解自己开始，只有了解自己而后才能了解他人。这互相了解，就像比目鱼相并而行般一丝不差。这显露形态，就像阳光之下显露影子一样。当考察对方的言辞，也会不失毫厘地捕捉到对方的真实意图，就像用磁石取针，用舌头来获取焦骨上的肉一样万无一失。当与人交往时，不露声色；当发现内情时，又快又准。如同阴与阳，圆与方般明显。当对方形迹未显时，我们要用圆通灵活的手法去引导他；当对方形迹已显时，我们就要按照设定好的谋略去应对他。无论是自己进退还是左右他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掌握。自己不事先确定策略，就不能正确地主导他人，再加上做事没有技巧，是为“忘记真情、丢失规律”。自己首先要审慎并预先确定策略，再以此来主导他人，实施策略不露行迹，让对方摸不透、抓不着我们的门路，是为天神（那样达到难测难知的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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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留）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驾驭），遥闻声而相思。事皆有内揵（纳谏，向君主进言劝谏），素（表示历来如此，相当于“向来”）结本始（本初）。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蚨母之从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缝隙），独往独来，莫之能止。
君臣、上下之间的事情，有的相距甚远却很亲密，有的近在咫尺却很疏远；有的留下来却得不到任用，有的离开了却被四处诏求。有的天天都出现在君主面前却不能驾驭，有的只是遥闻其名便被君主日夜思念，凡事都有进言和劝谏，源于平素的交结。有的靠道德相联结，有的靠朋党相联结，有的靠财货相联结，有的靠美色相联结。只要摸准了君主的心意，善于迎合其意，那么想入政就能入政，想出世就能出世，想亲近君主就能亲近，想疏远君主就能疏远，想投奔就能投奔，想离去就能离去，想被征召就被征召，想被思念就被思念，就像用青蚨母子之血涂钱可以相互招引一样，可以把君主吸引得无间无隙，这样就可以在宫廷中独往独来，没有人能够阻止。
内者，进说辞也；揵者，揵所（宜，适宜的，为其所需的）谋也。欲说者，务隐度；计（计，谋也。商议；谋划）事者，务循顺。阴虑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意向、抱负、决心）。方来（将来）应时，以合其谋。详思来揵，往应时当也。
所谓“内”就是进游说之辞；所谓“揵”就是谏其所需的谋划。想要游说君主，务必先悄悄地揣测君主的心意；商议事情的时候，务必顺从君主的心意。暗中分析我们的言辞是否符合时宜，向君主公开言明谋划的优劣得失，以此来迎合君主的心意。将来顺应时机，以使谋划与君主的心意契合。详细地思考后再回来劝谏，让下一步的谋划既合形势又合他心意。
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当时的需要或潮流），从便（biàn，有利于，有益于）所为，以求其变。以变求内者，若管（古称钥匙）取揵。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用）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统治；主管）人民。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和睦，和谐，融洽）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
（提示）进言有不合君主心意的地方，就不可付诸实施。这时就要估量当前最急迫的形势，从有利于君主的角度出发，以求其改变。以变通的方式来谋求进言的人，就像用钥匙开锁那样，极易打开君主的心锁。凡是谈论过去的事情，要先顺应对方的言辞；凡是谈论未来的事情，要使用变通的语言。善于变通的人，要详细了解地理形势，精通天文，利用四时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驾驭鬼神，契合于阴阳变化的规律，从而主导他人和民众。观察君主所谋划的事情，以知晓君主意图；事情有不合君主心意之处的，是因为对内情有所不知。与君主心意相合但是不深入结交，那是因为彼此的关系表面亲密但实际疏远。事情有不合君主心意之处的，圣智之人是不会谋划的。
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以待决事也。故曰：不见其类（相似；像）而为之者，见逆（抵触，不顺从）；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责怪；非难；反对）。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开。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万物（宇宙间的一切事物）。
那与君主相距很远却被亲近，是因为能与君主心意暗合；距离君主很近却被疏远，是因为与君主志向不合。留下来却得不到重用，是因为他的策略没有实际效果；离开君主却反而被诏求，是因为他所谋划的事后来应验了。每天都能出入在君主面前却不能驾驭，是因为其措施不合君主之意；距离遥远只听到名声就被君主思念，是因为其谋划与君主相符合，君主正等待他前来决断大事。所以说：还没有找到双方类似之处就去游说的人，一定会事与愿违；在还没掌握对方内情的时候就去游说，一定会受到非难。只有获得对方的内情，才能够把握内键之术。如此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出世、可以入世；可以劝谏、可以离开。那圣智之人做事情，都是预先知晓情况，而后才能劝谏万物。
由（遵从；遵照）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而无失计，立功建德。
遵照这道德、仁义、礼乐、忠信的要求，计策谋划要先征引《诗经》和《尚书》中的语句（来验证自己的思路），再综合分析利弊得失，最后再议论是离去还是留下。如果决定与君主结合，就要进言；如果决定远离君主，就要到外部为其效力。无论是到外部去为其效力还是进言，都必须明白其中的规律和技巧，然后揣度策划未来的事情，遇到疑难之事进行决断。在运用策略时只有做到不失算，才能不断建立功业和积累德政。
治名（为政有成绩而获得的好名声）入产（産，生也）业（事业；功业），曰揵而内合。上暗不治，下乱不窹（同“悟”），揵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来，己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依靠；凭借）危与（等候，等待）之。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法制，准则）。
为了谋求政绩名声而入仕建立功业，这叫劝谏并进言使结合。如果上面昏暗不能治理政务，下面作乱却不能觉悟，就要劝谏使他返归正道。如果碰到志得意满、刚愎自用到对外来道理或建议排斥不进的，游说但抬高他。如果有君主亲自颁发命令来召己，就要先迎合再设法逐步驾驭他。如果自己想要离开君主，就借助危机等待脱身良机（如三国赤壁之战时，徐庶借帮助曹操平定北方叛乱的理由脱离险地，避免了灾祸）。根据变化像转动圆环一样，使旁人看不出你想要干什么。这就是保全自我、进退自如的大法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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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巇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预兆；迹象），可抵（抵，挤也）而塞，可抵而却（退；退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获取），此谓抵巇之理也。
万物有其自然发展规律，事情有其聚散离合的法则。有的近在身边却难以看透,有的远在天边却了如指掌。距离很近却难以看透，是因为没有互相考察言辞；距离很远却能了解得很清楚，是（因为）能够返观历史，以验证将来的缘故。巇，也就是小的裂缝；小的裂缝不管，就会发展成中等裂缝；中等裂缝不堵，就会发展成大的裂缝。小的裂缝刚开始出现时，通过“抵”使其闭塞，通过“抵”使其减小，通过“抵”使其停止，通过“抵”使其隐匿，通过“抵”来取而代之，这就是用“抵”处理缝隙的原理。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犹将，多用于疑问句）保其身。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事物发生前的征候或迹象，预示）萌牙蘖之谋，皆由抵巇。抵巇之（通“止”）隙，为道术用。
事情危急时，圣智之人洞察一切，将采取措施保全自身。他们顺应变化来谈论事情，通达应对的计谋，以识别细微的征兆。事情初起时如秋毫之末那样微小，发展起来就可以产生撼动泰山根基的效果。所以把德政向外推行时，在罅隙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采取谋划，都由抵巇来弥补。用抵巇止住缝隙，是“以道御术”的运用。
天下纷错（背离；违背），上（泛称居官受禄的人）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指好诽谤中伤残害良善的人），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奇怪、怀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谓不守礼法，胡作非为）反目，是谓萌牙巇罅。圣人见萌牙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获取）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颠覆；灭亡）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古代崇右，故以右为上，为贵，为高）。
天下人纷纷背离，朝廷没有贤明的君主，公侯没有道德。则小人就会谗害圣贤，贤能之人也不会被任用。圣智之人逃匿躲藏起来，贪图利益、诡诈虚伪的人兴风作浪，君臣之间互相猜疑，（国家纲纪）土崩瓦解以致各种势力互相攻战杀伐，父子离散不合，彼此反目成仇。这些就叫作 “轻微的裂痕” 。圣智之人看到轻微的裂痕时，就会采取法治的手段来“抵”。当世道可以治理，就通过“抵”的方式堵塞漏洞。如果世道不可治理，就通过“抵”的方式取而代之。或用这种方法“抵”，或用那种手法“抵”；或通过“抵”使其恢复原状，或通过 “抵” 将其颠覆重塑。五帝时代的政治，是以“抵”的方式堵塞漏洞。三王时代的政治，是以“抵”的方式取而代之。（现今）诸侯之间互相使用“抵”，其次数之多已无法统计。当此之时，能用“抵”者为高。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此道可以上合，可以检（约束，限制）下；能因（顺；顺应）能循，为天地守神。
自天地的离合、终始以来，必定有裂缝伴随，不可不留心观察。用捭阖之术去明察世道，又能运用“抵”来解决问题的，就是圣智之人。所谓圣智之人，乃是天地的使者。假如世间没有裂缝需要“抵”，就隐居起来等待时机；当世间出现裂缝需要“抵”时，就对出现的裂缝进行谋划。这种方法可以用于结交上面，也可以用于约束下面；能够顺应和遵循自然规律来运用，是为天地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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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度权量能，所以徵远来近。立势而制（裁决，决断）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见，视也）内外之辞。知（识别；辨别）有无之数（道数，方法）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栝（guā，用以矫正邪曲的器具），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
凡是推测其形势、衡量其能力，所以要广泛收集或远或近的信息。确定形势而后裁决事情，必须先观察对方与自己的观点是否一致，辨别出对方言语中的是与非，看清对方言语中表面和背后的含义。识别对方是否具有办法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再加以权衡和衡量。当遇到有可以匡正我们决策的人，便征召他，聘请他，重用他。
引钩箝（谓诱使人说出实情而钳制之）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其不可善（亲善，交好）者，或先徵（徵，召也。征召）之，而后重累（zhòng lèi ，沉重的累赘）。或先重以累，而后毁（败坏；灭）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美玉）、珠玉（珍珠和玉，珠宝）、璧帛（璧玉与丝绢。谓珍贵的礼物）、采色以事（侍奉，供奉）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sì，观察，侦候）候见涧而箝之，其事用抵巇。
引用钩箝之辞，通过恭维来钳制他们。以钩箝的方式进行游说时，要忽而表示认同，忽而表示反对（以便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对于那些以钩钳之术仍没法控制的对手，可以先征召他，然后让他背上沉重的累赘。或者先让他背上沉重的累赘，然后毁灭他；或者以沉重的累赘作为毁灭的方式，或者以毁灭的方式让他背上沉重的累赘。其用法，或者先赏赐财物、美玉、珠宝、白璧丝绢、美女来侍奉他；或者衡量他才能的大小，用名禄地位来吸引他；或者通过寻找漏洞来控制对方，以上办法都是要结合“抵巇之术”来运用的。
将欲用之于天下，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制，裁也。裁决，决断）地形之广狭、岨崄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
想要将飞钳之术运用到天下，必须要推测其形势、衡量其能力，了解国家命运的盛衰趋势，裁决国家地形的宽窄和山川的攻守难易之处，国家人口、财富的多少，与诸侯的交往亲密谁，仇恨谁，喜好谁，憎恶谁，以及怀着什么样的心意。摸准了君主的心意，了解了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针对君主最重视的事进行游说，再用 “飞箝” 的言辞诱出对方的爱好所在，最后用 “钳” 的方法把君主控制住。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宣（疏导）之，此飞箝之缀也。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箝而从（通“纵”），可箝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復，不失其度（法治，法度）。
对人使用飞箝之术，则要衡量对方的智慧和能力，权衡对方的才干，度量对方的气势，把对对方的充分了解作为与之相处的关键。去迎合他、追随他，用飞钳之术调和彼此的差距，以意志去疏导他，这就是用飞箝来联结。对人使用飞钳之术时，要先用赞扬、称颂手段去赞誉对方，使对方说出实情，然后紧紧与之联结，以探究其话语中的意图。可通过箝制对方的方式，使他向纵的方向，使他向横的方向；使他向东，使他向西；使他向南，使他向北；使他从起点返回，或者使他返回后再翻过来。虽然翻来覆去，但不能失去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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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趋（走向、归向）合背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连接「侧重于互相衔接」 ；继续），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品格、修养）、御世、施教、扬声、明（昭示、彰显）名（功业，功名）也。必因（顺；顺应）事物之会（时机；机会），观天时之宜，因（经由、透过）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随从；随着）之转化。
凡是要归向结合或背离转向，计策要适合实际情况。事物的变化运转像圆环一样互相衔接，（每个环节）各有其发展的形势；要反复从正面、反面仔细进行探求，根据事物（的不同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所以圣智之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不外乎建立品格、治理天下、施行教化、扩大影响、彰显功名。必须顺着事物的时机，观察天时是否适宜，经由分析知道哪些方面有余、哪些方面不足，以此做到先知其情，并随着实际情况运转变化。
世（一生；一辈子）无常（恒久；长久不变）贵（崇尚；重视；以为宝贵），事无常师（效法）。圣人无常与（交往；交好），无不与；无所（一切，所有）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则、就）离（背离；违背）于此，计谋不两忠（尽忠。特指事上忠诚），必有反忤。反于此，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
一生没有恒久的重视（对象），行事没有恒久的效法（对象）。圣智之人没有恒久交好的，没有不交好的；没有所有都听从的，没有不听从的。能成事，并且又合于我们的计策谋划，就应该以之作为主要交好对象。结合那个就要背离这个，计策谋划不可能两头尽忠，一定会有转向和忤逆的情况。转向这个，就要忤逆那个；忤逆这个，就要转向那个，这就是忤合之术。
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
将忤合运用到经营天下，一定要先衡量天下的情况而决定与谁交好；将忤合运用到某个诸侯国，一定衡量诸侯国的情况而决定与谁交好；将忤合运用到某个家族，一定要衡量家族的情况而决定与谁交好；将忤合运用到自己身边的人，一定要在衡量这个人的品格、才干、能力、气度、发展势头之后再决定与谁交好。无论事情的大小、是进还是退，据不同对象而随机应变的这个原则是一致的。即一定要先谋划思虑，计策确定之后才能行之以飞箝之术。 
古之善背向（背对和面向，谓谓背弃或迎合）者，乃协（调和；调整）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故伊尹五就（归于）汤，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夹住，限制，约束），故归之不疑也。
古代善于背离或迎合的人，能够调和四海，容纳诸侯；在需要忤合的地方，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来运转，然后探求与一方结合。所以过去伊尹五次归于商汤，五次归于夏桀，但心里还是不明白该归于谁，最终决定相合于商汤；吕尚三次归于周文王，三次归于殷纣王，但心里还是不明白到底该归于谁，最后决定相合于周文王。这是（经过多次忤合之后）知道了天命的限制，所以返归之时毫无疑虑。
非至圣（聪明；才智胜人）达奥，不能御世（时代）；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古同“慧”，聪明，聪慧），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深明，通达），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不是极为聪明且通达高深（的道理），就不能驾御时代；不是经过劳心苦思，就不能还原事情（的真相）；不尽心去发现事物的真实情况，不能成就功名；才干资质（包括能力、智力）不够聪慧，不能统兵作战；忠厚朴实却无真知灼见，不能有察人之明。所以忤合的规律是：自己必须自我估量才干多少、能力大小、智慧高低、通达程度的情况，衡量彼此的优劣长短及彼此之间的差距，看什么地方不及对方。（如此）可以前进，可以后退，可以合纵，可以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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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衡量，酌量）天下之权（形势），而揣（估量，忖度）诸侯之情。量权不审（审，谓详观其道也。详细，周密），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
古时候善于利用天下形势的人，必定先衡量天下的政治形势，并且揣测诸侯的内情。衡量形势时不能做到详细，就不知道哪个诸侯国强大、哪个诸侯国弱小、哪个诸侯国不重要、哪个诸侯国重要；揣测内情时不能做到详细，就不能掌握那些隐密微暗的信息和瞬息万变的世情。
何谓量权？曰（为；是）：度（推测；估计）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富裕，丰足）乏（穷困）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候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翻来复去，转动身体）孰（古同“熟”，缜密，仔细，周详）辩（通“辨”，分别，辨别，辨明），能知此者，是谓量权。
什么叫衡量形势（量权）？是为：估计国家是大还是小，谋士是多还是少，称量货物财产的有无和数量，估算人口是多还是少？财富有余和不足的分别有多少？辨析山川地貌的险要与平易，对谁有利？对谁有害？国家的战略谋划和思虑，谁长远？谁短浅？揆度君臣间的亲密与疏远，谁贤能？谁不贤能？与君主有关系的宾客中的足智多谋之士，谁少？谁多？观察天时对诸侯的祸福影响，对谁吉祥？对谁凶险？正在交往的诸侯中，谁可以利用？谁不可以利用？百姓的思想、民心的向背和心理变化，谁的民心安定？谁的民心不稳？谁被人民热爱？谁被人民憎恨？翻来复去地仔细进行辨明，能够知道这个的，称作量权。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暂且；姑且 ）错（通“措”，舍弃）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揣情”。
揣测内情的人，必须在对方很高兴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刺激并满足他的欲望，当他有欲望的时候，就不能隐瞒住他的实情；必须在对方很恐惧的时候，最大限度地诱发他的憎恶，当他有憎恶的时候，就不能隐瞒住他的内情。内情和欲望必定是在他的情感发生极端变化的时候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如果是那些已经触动了感情，却仍不能通过其外部神色知晓他内心变化的，那就暂且舍弃他本人，不再与他言语交流，而改为问他身边亲近的人，了解他的心意到底落在什么地方。这情感在内心发生变化的，会在外部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常常依据其外部表现去察知他内心隐藏的内情和欲望，这所以称之为“测深揣情”。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故虽有先王（古代帝王。一般特指历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几个有名的帝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可索之；此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
所以谋划国家政事的人，就应当详细地对形势进行衡量。游说诸侯国的君主，则应当详细地揣测内情，一切谋划和思虑、内情和欲望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善于“揣情”的人，就可以让人富贵，就可以让人贫贱；就可以让人被重视，就可以让人被轻贱；就可以获得利益，就可以遭到损害；就可以让人成功，就可以让人失败，其是否掌握“揣情”是关键之一。所以即使有古代帝王的治世经验，有圣智之士的高超智谋，不懂得“揣情”，面对着隐藏着的真实情况，也依然不能探索出对策。这是谋略的根本，是游说的法宝！
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生，此最难为。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职责、职守），言必时有谋虑。故观蜎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幾，微也，殆也）之势也。此揣情、饰言、成（达到）文章（指礼乐法度），而后论之也。
常常是有某事发生在某人身上，这个人不能预先测知；在事情发生前便能测知将要发生的事，这是最难办到的。所以说：揣情的精髓是最难把握的，人们的言辞之中必定时常夹带有自己的谋划和思虑。所以观察是蚊子的飞动和虫子的蠕动，也无不藏有趋利避害的关系，可以让发生的事情变得美好。每当事情发生，起初都呈现一种微弱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揣测内情、善于修饰言辞，使符合礼乐法度，然后再进行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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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猜测）者，揣之术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所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窌（jiào，收藏东西的地洞）、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摩之在此，符应在彼，从而用之，事无不可。
摩，是揣测之术。仔细观察与内心活动相符合的外在反应，是揣测的主旨。运用“摩”有一定的规律，就是必须隐密地进行（而不被人察觉）。暗地里对人实施摩术，根据对方的欲望，去探测他的内心想法，其内心想法一定会以相符合的外在形式反应出来；其所作出反应后，必然会有进一步的行为。所以暗地里运用摩术时要有意且微妙地保持距离，（以免被对方察觉，）这就是所谓的堵住洞口、隐瞒头绪、隐藏表象、逃匿真情，而别人不知道我们对他实施摩术，故而达到探测对方内心的目的而不留下后患。我们在这里对对方实施摩意术，对方必然反应在其它地方（从而被我们掌握其心志欲望等内在心理），然后我们顺着探测到的这些信息进行运用，便没什么事情不可以办到。
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古代善于摩的人，如同拿着钓钩到深渊边上钓鱼一样，只要把带着饵食的钩投入水中，就可以钓到鱼。所以说，（掌握了摩法的人）主持国家政治、经济大事，就会一天比一天取得更大的成效而不被人察觉；指挥军队就会每天都打胜仗，而士兵不会感到恐惧。圣智之人谋划行动总是在暗中进行，所以被称为“神”，成功而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被称为“明”。所谓主持国家政治、经济大事一天比一天取得更大的成效，就是积累德政，老百姓安居乐业，却并不知道谁给了他们利益；他们积累善政，民众都在遵循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因此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把这样的圣智之士称作“神明”。指挥军队每天都打胜仗，是因为他经常不战而胜，不耗费资财，民众不知道他怎样使敌人臣服，不知道他怎样使敌人畏惧，因此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把这样的圣智之士称作“神明”。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静也；正者，宜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谄（谄媚，曲意迎合）也。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摩的方式有很多，有的用平，有的用正，有的用喜，有的用怒，有的用名，有的用行，有的用廉，有的用信，有的用利，有的用卑。平就是镇静的意思，正就是恰好适宜，喜就是让人高兴，怒就是使人发怒，名就是传播声名，行就是成就事业，廉就是保持高尚，信就是给人期待，利就是有所追求，卑就是曲意迎合。所以圣智之人独自使用的这些方法，普通人也都可以使用，但是很少有人成功，其原则就在于没有遵循因人而异的规律。
故谋莫（表示揣测。或许；大约；莫非）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之。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常；时常）结而无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配合）者也。
所以谋略最难做到的是周密无隙，游说最难做到的是让别人完全听从，办事最难做到的是一定要取得成功。这三种境界，只有圣智之人才能够达到。所以谋略必须想着把它策划周密，必须选择与自己可以心意相通的对象一起谋划。所以说：要时常结合得没有缝隙。这事情的成功，必须符合游说的技巧。这叫作客观规律、行动方法与时机三者相互配合。
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故物归（趋向或集中于一个地方）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势譬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若、如果）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拘（拘，止也），久而化成（教化成功）。
想让游说对象听从，必定要与内情相合，所以说：与内情相合便会听从。故而世上的事物都是物以类聚，抱起柴草扔进火中，干燥的先被点燃；在平坦的地面倒水，湿润的地方先积水。这就是事物以类而应的道理，在情势上也是这样的。这里是说要仔细观察与内心活动相符合的外在反应，对外在反应的摩也要像这样。所以说：用以类相从的方式去摩，焉有不相呼应的？若顺着对方的欲望去摩，焉有不听从的？所以说这是独行天下的方法。能够见到事物微小的朕兆并采取行动，这样就不会错过时机；每次都成功不止，时间长了便能够教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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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资助；帮助）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善于）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确定）义（合适；适宜）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或（也许，有时，表示不定的词）言反覆（主要由于内心无明确目标而无法取舍导致抉择不定的状况），欲相（彼此、交互，两方面都进行的）却（退）也。难言者，却论（犹言反复论难）也；却论者，钓几（细微的迹象；事情的苗头或预兆）也。
游说，就是为了说服别人；要说服别人，就要帮助到别人。修饰言辞，是为了借助言辞的力量；要借助言辞的力量，就要对言辞进行取舍和增减（以迎合对方心理）。回应对方的疑问和诘难，就要善于使用辞令（社交、外交场合中得体的应对言辞）；善于使用辞令，就是使用简明扼要、明白流畅（简洁明快）的论调。确定合适的观点，就要把观点阐述明白，使对方明了我们的本意；要让对方明了我们的本意，就要用事实案例来加以验证说明。有时候言语反复，是想让彼此互相都退一步。说为难对方的话，就是反复谈论让对方为难的话题；反复谈论让对方为难的话题，是为了引诱对方将细微的内情暴露出来。
佞（用花言巧语谄媚）言者，谄（奉承；献媚）而干（求取；营求）忠；谀（谄媚）言者，博（渊博，知道得多）而干智；平（治理，镇压）言者，决而干勇；戚（qī，亲近，亲密）言者，权而干信；静（通“诤”，争论；争讼）言者，反而干胜。先意承（顺从，迎合）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纵舍不疑者，决也；策选（谋划选取）进谋者，权也；先分（辨别）不足以窒（阻塞不通）非（违，反对）者，反也。
佞言，即通过谄媚的语言来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从而显得忠诚；谀言，即堆砌一些华丽的辞藻，从而显得智慧；平言，即通过果决、直截了当的话，从而显得勇敢；戚言，即根据形势帮其权衡各方进献的策略，以赢得对方的信任；静言，即通过抓住对方的说辩缺陷而攻击对方的不足，从而显得善于取胜。摸准了对方的心意再迎合对方的欲望去游说，就是“谄”；使用堆砌华丽的辞藻来充分论证自己的言辞，就是“博”；进退果断，该说则说，该止则止，毫不迟疑，就是“决”；替对方谋划选取各方进献的策略，就是“权”；先分析对方的说辩缺陷而后加以阻止和反对，就是“反”。
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开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瞷（窥视，侦察）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睹要得理。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特指人）有不通者，圣人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
所以口，是一个机关，是用来倾吐和遮蔽内心情感的。耳和目，是思想的辅助器官，用它来窥视侦察奸邪的人或事。所以说：口、耳、目三者应该协调呼应，并利用人性的规律展开行动。这样就可以做到：虽有烦琐的言辞但思路不乱，行动自由但不会迷失主方向，情况千变万化也不会有危险，其关键就在于观察到了要点并悟得其中的原理。所以对于视觉不敏锐的人，不能和他欣赏缤纷斑斓的颜色；对于听觉不敏锐的人，不能和他聆听动听的音乐。如果不去游说，就不能打开对方的心扉；如果不让人来游说，就不能接受对方的谋略。双方信息不通畅的，圣智之人不会去冒然行事。古人有言：“口可以用来吃饭，但不能用来乱说。”用口说出的话，是有忌讳的。所谓“众口铄金”，就是语言往往会歪曲真相的缘故。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这个；那个）谈者亦知其用而用也。
人之常情，只要说出话来就希望别人听从，只要办事情就盼望能够成功。所以有智慧的人决不会使用自己的短处，而去利用愚蠢者的长处；不用自己不擅长之处，而去利用愚蠢者的工巧之处，所以不会陷于困窘。谈论其有利之处，是想要发挥其长处；谈论其有害之处，是想要避开其短处。所以有甲壳的动物保护自己，一定是凭借自己甲壳的坚厚；有毒刺的动物进攻别人，一定是发挥自己的毒刺的威力。所以连禽兽都知道利用自己长处，这个谈话的人也应该知道自己长处的作用而加以运用。
故曰辞言有五：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恐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权力；权势），与富者言依于高（尊崇，敬重），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
所以说忌讳的言辞有五种：一是病态之言；二是恐惧之言；三是忧郁之言；四是愤怒之言；五是喜悦之言。病态之言就是说的话让人听后神气衰弱，精神不足；恐惧之言就是说的话让人听后肝肠寸断，没有了主见；忧郁之言就是说的话让人听后心情郁结，情感和思虑不畅通；愤怒之言就是说的话让人听后轻举妄动，言多狂悖；喜悦之言就是说的话让人听后自由散漫，没有重点。这五种言辞，精通它才可以很好运用，对自己有利才能施行。所以游说智慧的人要靠博识多闻的言辞，游说博识多闻的人要靠条理明晰的言辞，游说明晰事理的人要依靠要点明确的言辞，游说达官贵人要围绕权势来进行，游说富人时要以尊重的态度，游说贫穷的人要从利益方面入手，游说卑贱的人要态度谦和，游说勇敢的人要果敢有力，游说愚蠢的人要靠锐利（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的言辞。这是游说他人的方法，但人们却常常背道而驰。
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故此不乱。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
所以与智慧的人谈话时，就用这些方法去阐述道理；与愚笨的人谈话时，就要把这些方法教给他，然而事实上很难做到。所以谈话要多谈些共同话题，做事要多运用权变。因此即使整日谈话也不会失去共同话题，因此这个谈话过程不会混乱。整日不运用权变，也不会偏离谈话的主题。所以聪明贵在不轻举妄动，听事情贵在于心思灵敏，智慧贵在能够了解和看清楚事物，说辞、辩辞贵在出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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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目的在于）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为，是）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感到，感觉，察觉）其所雍（雍塞、闭塞、阻挡），始于古之所从。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凡是谋划都具有一定的规律，必须要得到的事情的起因，以探求其中的内情。详细探得其内情，继而制定三种策略。所谓三种策略，是为上策、中策、下策。将这三种策略互相参验，相互吸收互补，以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奇策良谋来。真正的奇策良谋不应该让人感觉有所壅塞或阻挡，这个设计原则从古代开始就已经被人们所遵从。所以郑国人到山里去采玉时，必定带着能指示方向的司南车，为的是不迷失方向。这忖度对方的才干，衡量对方的能力，揣测对方的内情，也相当于因事立计的“指南车”。
故同情（同谋；亦指同谋者，同伙）而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有共同愿望的人）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规律；法则）行（háng，连续贯穿）也，此所以察异同之分也。故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斯（指示代词。指人、事物、处所等，相当于“此”“这”）盖（表示推测性判断；相当于“大概”）其分也！故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法度、规定），因以制（制，裁也。裁决、决断）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
所以如果两个人志同道合且关系亲密，那是因为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比如盟友共同抗敌）；如果两个人有相同的目标却关系疏远，那是因为合作会导致一方受损（比如两个皇子争皇位，无法共存）；如果两个人因为共同的敌人而联合，那是因为双方都面临危险（比如战国六国合纵抗秦）；如果两个人有共同的威胁却不合作，那是因为一方觉得自己受损更小（比如某些国家面对强敌时选择投降自保）。所以双方交往得到增益则会相互亲近，双方交往受到损害则会导致疏远。其规律贯穿在内，这是考察人们是异心还是同心的分别。所以墙从有裂缝处崩塌，树木从有节的地方折断，这大概就是分别吧！因而变化会产生事情，事情会引发谋划，谋划会产生计策，计策会产生议论，议论会产生游说，游说会促成进取，进取会导致退让，退让会产生制度，因而得以在事情上做出裁决。所以任何事情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而做任何衡量都遵循这一技巧。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道数，方法），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能够）裁（裁定；判断）之。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直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行也。
这有仁德的人不看重财货，不能用利益去诱惑他，可以让他出资资助；勇敢的人轻视危难，不能用祸患去恐吓他，可以让他去据守危险之地；智者通达于道数，明白事理，不能用欺诈手段去欺骗他，可以向他讲明道理，可以让他建功立业，这就是所谓仁人、勇士、智者的“三才”。所以愚昧的人容易被蒙蔽，不肖的人容易被恐吓，贪婪的人容易被诱惑，根据事情来裁决。所以强大的人，是从弱小开始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正直的人，是从改正邪僻开始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智慧有余的人，是从不足开始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懂得这个道理，）道术就能够得以施行了。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yāo，迎候；迎接）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衡量，比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正之，符（征兆；特指帝王受天命的祥瑞征兆）而应之，拥（拥戴）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
所以对于表面上亲近而内心疏远的人，要从通过游说改变他的内心想法；对于那些内心想要亲近而表面上疏远的人，就要通过游说改变他的表面态度。所以要顺着对方的疑问来改变说辞；要顺着对方的表现去肯定他；要顺着对方的言辞来迎合他；要顺着对方的形势来成就他；要顺着对方所憎恶的事情为他权衡；要顺着对方所遭受的祸患为他排除。摩透他的心意，然后恐吓他；抬高形势的危急性，然后调动他；衰败他的事业，然后纠正他；为他设计一个征兆，然后经过操作使之应验；先拥戴推举他，然后闭塞他的耳目；扰乱他的思维，然后迷惑他；（进而完全控制他，）这就是计谋。
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也。
计谋的使用，大庭广众之下谋划不如在私下里谋划，私下里谋划不如结成死党谋划，结成死党谋划可使双方的关系亲密无间。（计谋的运用，）循规蹈矩不如出奇制胜，出奇的策略就像流水一样不可阻止。所以对君主进行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奇策；游说人臣时，必须与他谈论个人的切身利益。其身在某一决策圈内，却把机密泄露到圈外，便会被疏远；其身在某一决策圈外，却过多地深入议论决策圈内的事，便会面临危险。不要拿别人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人，不要拿别人不了解的事去说教别人。如果对方有某种嗜好，就要效仿并顺应；如果对方有厌恶什么，就要避讳。因此在暗处使用这些方法，会在明处得到回报。
故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同 “现”）制于人者，制命也。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
所以（想要）除掉一个人，就放纵他；等到其放纵（留下把柄）时，再控制他。表情表现得不喜形于色也不怒目相对的人，那可以将机密大事托付给他。（在用人方面，）可以了解的人，可以用；不可以了解的人，有谋划的人是不会用他的。所以说，做任何事崇尚制约别人，而不崇尚显露自己后被别人所制约。制约住了别人，就掌握了主动权；显露自己后被别人所制约，别人就会制约自己的命运。所以圣智之人谋划遵循“隐而不露”，愚蠢之人谋划遵循“大肆张扬”。有智慧的人做事比较容易成功，而没有智慧的人想把事做成功就比较困难。由此看来，一旦国家灭亡了就很难再图存，而且一旦国家出现动荡就很难再图安定，这从另一方面说明顺应自然规律且崇尚智慧是最重要的。
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既用，见（见，视也）可，择事而为之，所以（所用；用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故先王（古代帝王。一般特指历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几个有名的帝王）之道阴。
智慧要用在众人所不知道的地方，而能力要用在众人所看不见的地方。既然要出力，见可行，选择一些事情亲自来实施，用来为自己打算（好建功立业）；见不可行，选择一些事情亲自来实施，用来为别人打算（好替人善后）。所以古代帝王（治世）遵循“隐而不露”。
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处理事情的办法、打算）达（达，通也）于此之义（意义；意思），则可与语（语，论也）。由（遵循、听从）能得（具备）此，则可以（使，令）彀（箭所能及的范围）远近之诱（诱，引也）。
俗话说：“天地的变化，在于高深莫测；圣智之人的控制方法，在于隐匿不露。”这不仅要求忠信、仁义，还必须中正罢了！处理事情的办法通达于这里面的意思，则可以与之谈论（智慧）。听从并能够具备这个，则可使远近范围被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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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决物（事；事情），必托于疑者；善其用（功效）福，恶（è，不好）其有患。善至（一定；必）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以所托为奇，奇怪当时为什么找你来决疑）。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罹（忧患；苦难）害（害，伤也）者，此事之失。
凡是决策事情，必定依托于当下的疑虑；好的决策能带来幸福，不好的决策会带来祸患。好的决策一定要诱导对方讲出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最终使我们行动起来时没有任何迷惑和偏差。要能给对方带来利益，一旦去掉这种利益他就不会接受，并会惊异于当初为什么要托付你来进行决断。如果能给对方带来利益，但是对于这种好的决策你却把它隐藏在表面上对他不好的形式中，那么他就不会接受，并会导致他疏远你。所以替人决策有使对方失去利益的，有使对方遭受苦难和伤害的，这是决策之事的失误。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是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苦，然不得已而为之者，可则决之；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
圣智之人之所以能成就事业，主要有五种方式：有的凭借公开施行恩德，有的凭借暗中伤害，有的凭借信誉和诚实，有的凭借蒙蔽和隐瞒，有的凭借平素的交往。“阳”的方式，要力求说话前后一致；“阴”的方式，要力求一句话两种意思（一语双关），令人摸不透真意；再配合平素的交往以及关键时刻的应变，此四者都要微妙地加以综合运用。于是用过去的经验作为推测，来验证未来事情的发展趋势，再参考平素发生的案例，可行的话就做出决策。为王公大人谋划事情，有危险但事情成功后能获得美好名声的事情，只要可行，则可以做出决策；不用耗费大的气力和精力就容易获得成功的事情，只要可行，则可以做出决策；有些事情虽然费力勤苦，然而却不得已得这样干的事情，只要可行，则可以做出决策；能排除忧患的事情，只要可行，则可以做出决策；能带来幸福的事情，只要可行，则可以做出决策。
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以正（正直；公正坦率）治乱，决成败，难为者。故先王（古代帝王。一般特指历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几个有名的帝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
所以这决策内情、平定疑难，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基础。以公正（的态度）来治理乱世，决定着事业的成败，是不好办的。所以古代帝王才采用蓍草和龟甲占卜的方式，以帮助自己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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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徐正静，柔（柔和；温和）节（礼节，有礼貌的行为）先（尊崇；重视）定（定，安也），善与（交往；交好）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事；事情）以（可，能够）正。右（古同“佑”，帮助）主位！
安详、从容、中正、宁静，柔和有礼且注重安定自身，和善地与人交往并且不同人相争，空虚思想、平和志向，对待事情能够中正。以上帮助君主居君位！
目贵明（明白，清楚），耳贵聪（明察。指耳闻声音而心能辨别其是真假），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蔽（蔽塞、堵塞，或耳目思想被蒙蔽）矣。右主明！
眼睛贵在看明白，耳朵贵在能明察，思想贵在有智慧。通过天下人的眼睛去观察，就能无所不见；通过天下人的耳朵去倾听，就能无所不闻；通过全天下人的思想去谋划思考，就能不所不知。如同车轮上的辐条集中于车辏一样，（四面八方的意见消息都汇集到君主那里，）那么君主的英明就不被蔽塞了。以上帮助君主保持英明！
勿妄（妄，乱也）而许，勿逆（抗拒；拒绝）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止，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右主听！
不要胡乱应许，不要抗拒拒绝；胡乱应许容易丧失主见，抗拒拒绝则容易闭塞言路。要像高山那样使人仰望却看不到顶，要像深渊那样使人窥探却测不到底。神明的品德，公正宁静到极致。以上帮助君主倾听意见！
用赏贵信，用罚贵正。赏信罚正，必验耳目之所闻见，其所不闻见者，莫不暗化（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影响而发生变化）矣。诚（诚，信也）畅于天地，通于神明，而况奸者干君？右主赏罚！
实施赏赐贵在守信用，实施刑罚贵在中正。赏赐讲信用、刑罚讲中正，必应验于那些人们耳朵和眼睛所能听到和看到的事情，那些不能听到和看到的事情，也就因此而潜移默化了。诚信畅达于天地，感通于神明，更何况那些试图用奸邪手段冒犯君主的人？（在“诚信”的面前，奸邪之术自然无法得逞。）以上帮助君主进行赏罚！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迷惑）之处安在？右主问！
君主的询问范围：一是天时、二是地利、三是人和。东南西北、上方下方、左右前后都了解清楚，迷惑的地方在哪里？以上帮助君主多方询问！
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君因其政之所以（所用；用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罚；因之循理，故能久长。右主因！
心是九窍的管理者，君主是众官的首长。做了善事的，君主就要对其进行赏赐；做了恶事的，君主就要对其实施处罚。君主根据其政治的需要来做要求，并根据规定对其实施赏赐和处罚，就不会劳神费力。圣智之人运用这种方法，所以能够公正地实施赏赐和处罚；因为这个遵循了道理，所以能够长久。以上帮助君主根据规定来管理官吏！
人主（旧时专指一国之主，即帝王）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寂乎，其无常也！内外不通，安知所开？开闭不善，不见原（起源；根本；根由）也。右主周！
人主考虑事情不能不周密；人主考虑事情不周密，则群臣就会生出动乱。（朝廷）寂静无声，那就不正常！内部和外界闭塞不通，怎么知道从何处打开局面呢？不善于捭阖，就不能看清事情的原委。以上帮助君主周密行事！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谓具备明察事物的能力）。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右主参（检验）！
一为看得远，二为听得远，三为具备明察事物的能力。能够了解千里之外、隐微之中的情况，这就叫做洞悉（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天下的奸邪就都会暗自变更意图不轨的想法。以上帮助君主参验天下！
修（循；遵循）名而督（监察、考核、审视）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反，对立）相（交互；互相）为情（实情，情况）；名实当（相当，等同）则治，不当则乱。故曰：名实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事物的规律；道理），理生于名实之德（通“得”，契合、适宜），德生于和（和谐；协调），和生于当。右主名！
循着名分去考核实际（循名责实），再按照实际来确定名分。名分和实际相互化生、彼此对立又互相影响是为实情；名分和实际相当则天下大治，不相当则天下大乱。所以说：名分和实际相当则产生于实际，实际产生于道理，道理产生于名分和实际的契合，契合产生于和谐，和谐产生于相当。以上帮助君主恰当地把握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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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丸之用，圣人逸（隐逸，退出社会而隐居起来）之（此、这个）。概因情理、顺逆之变，机巧（聪慧灵巧）托于无形。然欲易者众，行（xíng，成功）难者寡，故圣人无言尔。
转丸的运用，圣智之人隐逸之。大概是因为人情世故、顺境逆境的变化，将聪慧灵巧寄托于无形。然而想要改变的人多，成功克服困难的人很少，所以圣智之人没有话说了。
[bookmark: _Hlk180865361]以损为（变成，成为）益，以迂为直，循道而行。如执丸，怀抱而（能够）化，圆之轨，顺而未梗。若矛戳盾，持虚而将（行，进）实；若载方物（本地产物；土产），辐轸（zhěn，古代指车箱底部四周的横木；借指车）一至，键（车键。也叫车辖，安在车轴两端，插在轴端孔内，管住车轮不脱离轴的铁棍）其轴（轴，持轮也），则轻简远移焉。
以损为益，以迂为直，遵循规律而行。像拿着圆球，抱在怀中能够转化，圆的轨道，顺畅并且没有阻碍。如同用矛戳盾，拿“虚”来进攻“实”。如同运载土产，车辐和车轸一到，再用车键固定住车轴，就可以轻易简便地移动到远处了。
势若不济（成就），待养而成（平定；估定）；时机未遂，静以候之。蓄德（恩惠；恩德）营势，若执形而（能、可以）驱影，动必应，行必随，转丸若戏。
形势如果不能成就，等待畜养一段时间后再作平定；时机没有满足，安静地加以等候。积蓄恩德去营造形势，如同执形可以驱影，动必有应，行必有随，转丸如同戏耍一样。
以损为益者，皆因能任今而顾后；见德若失者，乾坤孰有未定？否而（能够）为泰，废弃至宝，转丸之道矣！
以损为益者，都是因为能够担当眼前且能顾及未来。视得如失者，乾坤哪有不平定的？否能够转为泰，得废弃至爱的珍宝，这是转丸的规律啊！
天下万物营营（奔走钻营）于四时，寓（寄托）利弊尚（差不多）于一形。辨（分别、判别）者（用在形容词、动词、动词词组或主谓词组之后，组成“者”字结构，用以指代人、事、物）为始，化者为中，享者为终。为利之大要（要旨；概要），在势之强弱，胜于强势之必然；机巧化变，要在弱之。强弱相形示之，随机而动，便宜（biànyí，便当，合宜）行焉，转于势之强弱。
天下万物奔走钻营于四季，寄托的利和弊差不多杂于一体。判别利和弊是开始，转化利和弊是中间过程，享受利和弊是结果。谋利的要旨，在于利用形势的强弱，胜在强大形势造成的必然；聪慧灵巧地转化和改变，要旨在微弱地徐图之。强和弱互相衬托着显现出来，随着时机而行动，合宜地进行，转换于形势的强弱（之间）。
趋利避害，人之本，始于安然：承（继承）接（承接，收受）功誉于私，遣返（遣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弊祸。功多誉显，积弊为灾，往复（来回；反复）推之，转于利弊之（往，朝某方向走，到…去）安。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这始于（内心）安然的需要：继承和承接功劳、荣誉于私己，遣返弊端和灾祸。功劳多了荣誉才能彰显，积累弊端就会转为灾祸，反复推究它，转换利和弊直到（内心）安然。
阴阳丸转，损益之变，因化为用。
阴阳丸转，损益的改变，顺应（规律）转化作为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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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无识无备，故而处乱丛生。修炼累年，常患（忧虑，担心）毁于一旦，人鲜能备。善备者临乱不患（患，忧也；忧虑），应急最难，故曰“却乱”。
世人对世事没有深刻的认识，也没有做相应的防备，因此到处乱象丛生。修炼积累多年，常常忧虑会毁于一旦，人很少能够防备。善防备者在面临危乱时不会忧虑，应付紧急情况最为困难，故称为“却乱”。
乱者，文理（犹条理）失调，诸事倒逆（犹颠倒），毁势困人（指自己）。却，消解约束，化融阻塞，急迫之用。
所谓乱，就是失去条理，诸事颠倒，毁了形势困住了自身。却，就是消解约束，化解并消融阻塞，急迫之时的运用。
事物变迁，道理隐匿，能料事（预测未来的事）圆满者寥寥。人性懈怠，不迫难行。背面而（则，就）无备，变化无穷，故而托言（假称）“突然”，不备之患多也哉。
事物变迁，道理隐匿，能够把未来的事预测得圆满的人寥寥无几。人性是松懈怠慢的，不逼迫就难以前行。（人）对背面的事就没有防备，其变化无穷，故而借以称作“突然”，因不做防备而引发的忧虑多了去了。
人，为象所迷，为理所惑，为表所蔽，为里所困；表象视觉，文理知觉。谩（mán，谩，欺也）造视听、巧言令色、百利托付，事理无不营营（追求奔逐、奔走钻营）。
人，被形象所迷，被道理所惑，被外表所蔽，被内里所困；（看透）表象靠视觉，（通达）条理靠知觉。通过欺瞒的的手段制造视听、用动听的言语和伪善的面目取悦于人、各种利益托付，事理无非是奔走钻营。
却乱者，再造表里，取信为势，若蔺相如完璧归赵，回缓（情况由紧张转为缓和）之策。却乱之际，急中生智。浊（混乱）其心目、惑其所欲、敛其锋芒、挫折其气，伤害不得其所，解乱除患，而后得以便宜从事。
所谓却乱，就是重构外表和内里，采取诚信去营造形势，如同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做法一样，这是让形势由紧张回到缓和的策略。在却乱的时候，要急中生智。混乱其心目、惑动其欲望、约束其锋芒、挫折其锐气，使其不能得以伤害到我们的要害所在，解除危乱排除隐患，而后得以采取合宜的做法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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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自然）之正也，不可干（触犯；冒犯；冲犯；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
掌握关键，是说春季让万物萌生、夏季让万物成长、秋季让万物收获、冬季让万物储藏，这是自然的正常运行，不可以冲犯和违背。违背的人，即便一时成功也必然走向失败。
故人君（旧指君主）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復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所以君主（治国）也有（类似自然的）关键，即创造生机（如鼓励生育、开创事业）、滋养百姓（完善教化、培育民力）、成就事业（如完善制度、巩固治理）、敛藏休养（如节俭蓄力、韬光养晦），也同样是不能冲犯和违背的；违背的人，即使一时强盛也必然走向衰败。这个是天道，是君主（治国）的根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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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谓振（救济；后作“赈”）穷趋（奔赴；趋向）急，施之能言（直言曰言）、厚德之人。救拘执，穷者不忘恩也。能言者，俦（同类，辈）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执者，养使小人。盖士（古代男子的美称）遭世异时危，或（指示代词。泛指某人；有的人）当（在）因（依靠；凭借）免填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忧惧；忧伤的样子）自善，或当败败自立。
中经，说的是赈济穷困和趋人之急，施加给那些能够直言、品德醇厚的人。拯救他人于拘泥固执，穷困之人不会忘记你的恩德。能够直言的人，同样善于广施恩惠，施行恩德的人依据（人性）规律；而拯救他人于拘泥固执的人，能够豢养、驱使小人。士人在世道动乱、时局危急时，或许应当凭借智慧免遭坑害；或许应当戕害能够直言者；或许应当放弃仁德并成为一方雄主；或许应当压制和拘系有罪者；或许应当在忧惧之中明哲保身；或许应当在失败连连中自强自立。
故道贵制（控制；制服）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生活，生存）。是以“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知音”，“解仇斗郄（郄，同隙。空隙；裂缝）”，“缀（缀，连也；连结）去”，“却（回转）语”，“摄（捕捉）心”，“守义”。《本经》纪（通“记”，记录，记载）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
所以方法注重制约别人，而不注重被别人制约。能制约别人的人，把握了主动权；受制约于别人，便失去了生存空间。所以，要能“看见外形能判断仪容、摹拟体态能推知神情”，要能“听到其说话就能听出弦外之音”，要能“善于解除世仇和利用空隙挑拨争斗”，要能“善于连结远离权力中心的人”，要能“使用回转的方式说话”，要能“捕捉能人异士的内心”，要能“时刻谨守做人的道义”。《本经阴符七术》记载的，记载了规律和技巧，其变通的要点都在《持枢》、《中经》中。
“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为之生也；可以影响（根据）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行不淫（放纵；恣肆）僻；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之。如是，隐情塞郄而去之。
所谓“见形为容，象体为貌”，就像在占卦时看到卦爻就可生出吉凶一样；可以从根据外形仪容、体态神情等方面探知他的内心世界。有操守的人，眼睛不看非礼的东西，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言谈必以《诗经》、《尚书》的道理为依据，行为不放纵和邪僻；他们以道为形体，以德为容颜，（行为举止都遵循道德的要求，）神情端庄，面容温和，难以从体态神情去判断他们的内心世界。如果是遇到这种，就赶快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情况，堵塞空隙，悄悄地离去。
“闻声知音”者，谓声气不同，恩爱（指深厚的感情）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为四声主者，其唯宫乎！故音不和则悲（伤心，哀痛），是以声散、伤、丑、害者，言必逆（抵触；不顺；违背）于耳也。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
所谓“闻声知音”，就是人与人如果言语不合、意气不投，彼此间的感情就不会相通。所以（就如同在五音中）商与角两不相合、徵与羽不相配一样，能够主导四音的，那只有宫音了！所以音声不和谐，听起来就会伤痛，所以声音有散、伤、丑、害之音，直言的话来必然被抵触而难于入耳。虽然彼此都有美好的行为、高尚的名誉，也依旧不能像比目鱼和比翼鸟那样密切合作。这就是因为意气不和、音声不协调。
“解仇斗郄”。解仇者，谓解羸（通“累”，缠绕，困住）微（藏匿，隐蔽）之仇；斗郄者，斗强也。强郄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也；弱者哀其负，伤其卑，污其名，耻其宗。故胜者闻其功势，苟进而不知退；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而是也。郄无极大，御无极大，则皆可胁而并。
“解仇斗隙”。所谓解仇，是说要调解纠缠已久的隐匿之仇，使双方和解；所谓“斗隙”，则是寻找嫌隙挑拨两强相互争斗。强大的双方因为产生嫌隙而争斗，对胜利的一方，宣扬其功劳，壮大其声势。对于弱势的一方，则哀叹他的失败，伤害他的自卑，玷污他的声名，侮辱他的祖宗。所以胜利者听到人们称赞他的功劳和声势，便只知道向前进攻不知道后退；而处于弱势的一方，听到人们哀叹其失败，看到自己被伤害，就会奋发图强、拼尽全力，忘死而战。嫌隙无极大，抵抗就无极大，则双方都可以被我们胁迫和吞并。
“缀去”者，谓缀己之系言，使有余思也。故接（接见；接待）贞信者，称其行，厉其志，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以他人之庶（相近、差不多）引验，以结往，明（通“盟”，结盟）款款（诚恳；忠实）而去之。
所谓“缀去”，说的是向即将离去的人倾吐挽留他、关心他、赞美他的话，令他人走了还十分留恋我们，以联接彼此的关系。所以接待忠贞守信之人时，要称赞其德行，鼓励其志向，言辞中鼓励他此去仍然可有所作为并且流露出希望他重新回来的意思，期待再次与其将来有一天能欢喜相会。再引证别人差不多的事例来验证自己的话，以表明今后还要与他结交和来往，诚恳地结盟之后彼此分手而去。
“却语”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动以忌讳，示以时禁，其人恐畏，然后结信以安其心，收语盖藏而却之。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学识广博而驳杂）之人。
所谓“却语”，是说要在暗中观察、窥伺他人的短处。所以话说多了必然会有失误的地方，从而暴露出很多短处。认识其短处，并将它与事实相验证。必要时，震动他犯了什么忌讳，训示他犯了当时哪条禁令，等其恐惧害怕的时候，然后再以诚信来结交他，安抚他的恐慌之心，把以前说过的话柄埋藏在心里，退到背后去挟制他。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有见识、经验丰富的人，以免自己有把柄被对方抓住。
“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方（通“仿”，效法）验（检查；检验）之道，惊以奇怪，人系其心于己。效（摹仿；师法）之于人，验（证据；凭证）去，乱（随意，随便；任意）其前，吾（通“悟”，理解，明白，觉醒）归诚于己。遭淫酒色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以（认为，以为）可观漫澜（无边无际貌）之命，使有后会。
所谓“摄心”，说的是碰到那些喜欢学习、富有才艺的人，就要为他们扩大宣传，使他的名声传到远方。效法并检验他的技能，然后惊叹他的奇才异能，对方就会与自己心连心。在别人面前摹仿他，以他过去的成功案例作为证据，任意地拿一两件出来摆在别人面前，他悟到后就会更加诚心地归附于自己。遇到放纵酒色的人，就要对他采用一些方法；先用音乐触动他，使他认识到这样下去必然早早步入死亡的深渊，从而产生生命短促的担忧。然后再喜形于色地描述一些自己未曾见过的美好事物，最终使他认为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广阔美好人生，使他对我们感激倍加，希望与我们再相会。
“守义”者，谓守以仁义，探心在内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约束，管束）内，事有系（关联；连接），曲（理屈；理亏）而随之也。故小人比人，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确实，的确）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所谓“守义”，就是守持仁义，去探测对方的内心世界，以求彼此相合。刺探对方内心，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对方的主要意图。然后从外部制造影响去约束他的内心，当事情与我们有关联，理亏的情况下就随从他。所以小人亲比人，则是用旁门左道的方式（如脑控、整蛊），导致能够败家失国。不是贤良智慧的人，不能用“义”来守持家，不能用“道”来守持国。圣智之人之所以注重道之微妙，的确是因为“道”可以使家、国转危为安，拯救危亡使其存续啊！


[bookmark: __RefHeading___Toc2336_1773610119][bookmark: _Toc47593242][bookmark: _Toc715452631][bookmark: _Toc153345597][bookmark: _Toc9755][bookmark: _Toc30321442][bookmark: _Toc30321396][bookmark: _Toc1773995429]盛神法五龙
盛（旺盛；兴盛）神者，中（内，里面）有五气（指五脏所化生的情志活动，即喜、怒、忧、悲、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神为之长，心为之舍（通“释”，放出；释放），德（道德，品行。《周礼·地官》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为之大（重要，重大），养神之所（道理；方法）归诸（ “之于”的合音）道。
旺盛的精神，是因为体内包含有五气，精神为五气的统率，思想为五气的释放，品德为五气的重大，蓄养精神的方法就是归之于“道”。
道者，天地之始（起点、开始），一（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里的意思为“和合”）其纪（开端，头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故道者，神明（神明二字要单独的看，首先是“神”。神是人的本质本源，有神故有心，有心故有思维，然后才有生命活动。明，则是明白透彻。神明的本意是指有人修炼到了很高的程度，内外如一到了彻底的境界，神直接体现在人的思维言行中）之源（水流所从出的地方），一其化端。
道，是天地的起始，“一”是道的开端！万物是由道创造，天地是由道产生。“道”包含恢弘无形的化育之气，它先于天地而生成，我们不能看出它的形态，不能叫出它的名字，只能称它为“神灵”。所以“道”，是神明的源头，“一”是其变化的开端。
是以德养五气，心能得（找到）一，乃有（发生，呈现；产生）其术（方法；策略）。术者，心气（心意，心思）之道（引导，疏导），所由（由，自也）舍（放出；释放）者，神乃为之使（使唤；役使；支使）。九窍（指耳、目、口、鼻及尿道、肛门的九个孔道）十二舍（即中医的十二脏：心、肺、肝、胆、膻中、脾、胃、大肠、小肠、肾、三焦、膀胱）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主宰；主持）也。
因此品德涵养五气，思想能得到“一”，才能产生方法。方法，是心意的引导，所自释放处，精神就会为之所支使。人体的九个孔窍和十二舍，是气运行的门户，是思想的主宰。
生（生命）受于天，谓之真人（亲身和活着的人）；真人者，与天为一。内修练而知（意识、感觉）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
生命受自于天，称之为真人；真人，与天合而为一。通过内心的修炼而知“道”的人，称为圣智之人；圣智之人，通过类推的方法来知“道”。
故人与一生，出于物化。知类在窍（指耳鼻目口等器官之孔），有所（地方）疑惑，通于心术（用心思考，认知事物的方法），心无其术，必有不通。其通也，五气得养，务（一定；务必）在舍神，此谓之化。化有五气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长也。
所以人和“一”同生，出于万物的造化。人了解各类事物在于利用各种感觉器官；有地方存在疑惑，通过思想的方法来通达。如果思想没有掌握方法，那必定有不通达的地方。通达之后，五气得到蓄养，这时务必要释放精神，这就叫做“化”。能化有五气的，是依靠志向、思虑、精神、品德，其中精神是“一”的主导者。
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其和（和谐；协调），四者不衰。四边威势，无不为，存而舍之，是谓神化。归于身，谓之真人。真人者，同（和，跟）天而合（符合，不违背）道，执一而养产万类（万物，多指有生命的），怀天心（天意），施（施行；实行；推行）德，养（培养，修养）无为，以（仰赖、凭借）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
做到宁静、平和就能养气，养气能使得五气和谐，那么志向、思虑、精神、品德就不会衰退。四面充满威势，我们就能无所不为，威势积存后释放，就叫做神化。神化归于身，称之为真人。真人，跟从天意且行为合道，秉执“一”来养育和产生万物，心怀天意，施行恩德，修养无为（之道），凭借包容他人的志向、思虑、思考、意愿，来施行威势的人。
士（通“仕”，作官）者，通达之（指示人或事物，相当于“这个”、“那个”）神盛，乃能养志。
作官的人，通达这个“精神旺盛”，才能修养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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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泛指畅通）也。有所欲，志（有志；立志；专心）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
修养志向，是因为心意的思考不畅达。有所欲望，就会立志进行思考（以满足欲望）。志向，是被欲望所驱使的。欲望多了，则思想就会涣散；思想涣散了，则志向就会衰弱；志向衰弱了，则思考就不能畅达。
故心气一，则欲不徨（犹疑不决，不知道往哪里走好）；欲不徨，则志意（犹意志）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故内以养志，外以知人。养志则心通矣，知人则职分（古义为职责本分，职务范围内应尽的责任）明矣。
所以心意得“一”，则欲望就不彷徨；欲望不彷徨，则意志就不会衰弱；意志不衰弱，则思考的道理就会通达；道理通达则和气通畅，和气通畅则胸中就不会有乱气烦扰。因此对内要修养志向，对外要了解他人。修养志向则思想通畅，了解他人就可以做到知人善任。
将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其养气（气者，体之充也。指人的元气）志，知人气盛衰，而养其志气，察其所安（习惯、熟悉），以知其所能。志不养，则心气不固（安定，稳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勇敢、勇武）；应对不猛，则志失而心气虚；志失而心气虚，则丧其神矣；神丧则仿佛，仿佛则参（检验、对照或查考）会（领悟；理解）不一。
将要把这个方法用于某个人，必须先了解这个人是如何修养元气和志向的，了解他气的盛衰，而且要看他如何修养他的志气，观察他的习惯，以了解他的才能大小。志向不修养，则心意就不会稳固；心意不稳固，则思虑就不通达；思虑不通达，则意志就不坚实；意志不坚实，则应对就不勇敢；应对不勇敢，则志向就会丧失且心意就会虚弱；志向丧失且心意虚弱，则丧失其精神；精神丧失则会恍惚，恍惚则会导致参验和理解不能得“一”。
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开始修养志向时，务必要先安定自己，自己安定则意志坚实；意志坚实则自身的威势不会分散。神明常固守于心，才能分散别人的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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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充满；充实；填塞）意者，气之虑也；心欲（要；需要）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明荣，虑深远则计谋成；神明荣则志不可乱，计谋成则功（通“公”，公开）不可间（缝隙；空隙）。意虑定则心遂（达，通达）安，心遂安则所行不错（混乱；杂乱），神自得矣，得则凝（聚集，集中）。
充实意愿，就是气的思虑；思想要安详宁静，思虑要深远。思想安详宁静则神明丰富，思虑深远则计谋容易成功；神明丰富则志向不会紊乱，计谋成功则即使公开也没有空隙可乘。意愿和思虑安定则思想通达安详，思想通达安祥则所行不混乱，精神自然具备，具备精神则能集中精神。
识气（指辨别人的气质、品性和本质的能力。在古代文化中，气是指人的精神、气质和个性特征，也包括人的道德品行和修养。通过观察和感知他人的言行举止、态度和行为，以及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我们可以逐渐了解他们的气质和品性）寄（托付、依附），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言无由心矣。故信（同“伸”，舒展开）心术，守真（真诚；诚实，情感真切）一而不化（改变），待人意虑之交会（交往，会合），听之候（侦察、探察）也。
识气依附在表面，奸邪之徒就会得以乘虚而入，阴谋诡计就会得以迷惑我们，所说的话也不经过思想了。所以伸展思想的方法，是坚守真“一”而不改变，等待与他人意愿和思虑的交往，对听到的内容进行探察。
计谋者，存亡之枢机。虑不会（聚合），则听不审（详细，周密）矣。候（侦察、探察）之不得，计谋失矣，则意无所（“所”假借为“处”）信（同“伸”，舒展开），虚而无实。故计谋之虑，务在实意，实意必从心术始。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志。虑之（往，朝某方向走，到…去）太（古作“大”，大的，广大的）虚，待神（泛指神灵）往来。
计谋，是存亡的关键。思虑不能聚合，则听到的情况就不会祥细。探察的没有收获，计谋就失败了，则会导致意愿无处伸展，（思想）空虚而不充实。所以计谋的思虑，务必在于充实意愿，充实意愿则必须从思想的方法开始。在无为的状态下去追求安详宁静，五脏之气调和通达六腑，精神、魂魄各安其所而不动，才能做到用内心去看，反向着去听，使坚定志向。思虑到广大而虚空的境界，等待与神灵往来。
以观天地开辟（指宇宙的开始。古代神话，谓盘古氏开天辟地），知万物所（用在作主谓结构的谓词前，相当于“之”、“的”）造化，见（观察；知道；了解）阴阳之终始，原（推究）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暗中察看）牖（yǒu，窗户）而见天道（天然规律）；不见（见，视也）而命（出君下臣名曰命），不行而至，是谓“道知”。以通神明，应于无方（没有固定的方向、处所、范围），而神宿矣。
通过观察天地的开辟，明白了万物的创造和演化，了解阴阳的终而复始，推究出人间事物的政治原理。不出门就能推知天下的状况，不窥察窗外就能看见天道的规律；不用看就可以对下发出指示，不用做就可以达到目的，这就是所谓的“以规律推知”。以此可以通达神明，应对于万事万物，而精神亦来宿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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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静意固（安定，稳固）志，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阻挡 [某人或某事物] 的通路）；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
分发威力，就是精神的覆盖。所以要宁静意愿、稳固志向，精神归集后将其释放，则威力覆盖得强盛。威力覆盖得强盛，则内心坚实。内心坚实，则威力分发之后就没有谁能够阻挡；没有谁能够阻挡，则能够通过分发给对方的威力来动摇对方的势力，如天覆万物那样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以己方之实去攻取对方之虚，以有威力去攻取无威力，就像用镒来称铢一样轻而易举。
故动者必随，唱者必和。挠（弯曲）其一指，观其余次；动变见形，无能间（秘密，暗中；隔开众人，使自己隐而不现）者。审（详究，考察）于唱和，以间见间（泛指缝隙；空隙 ）；动变明，而威可分也。将欲动变，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
因此我们的行动对方必定会追随，我们的倡导对方必定会应和。弯曲一个手指，再观察剩下的；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会显现出来，没有能隐而不见的。详究于彼此的一唱一和，通过隐而不见的蛛丝马迹去寻找对方的空隙；待对方的行动变得明晰之后，而我方的威力就可以分发出去。将要有什么行动和变化，必须先修养志向、隐伏意愿并暗中观察对方的空隙。
知其固实者，自养（培养，修养）也；让己者，养人也。故神存兵亡，乃为之形势。
知道稳固和充实自己的，是懂得自我修养的人；谦让己身的，是懂得教养他人的人。所以能够做到精神长存而进击之势毫不显现，才是可为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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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势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间而动。威肃（敏捷，通“速”）内盛，推间而行之，则势散。
散除势力，是由精神使唤的。运用此法，一定要循着对方的空隙而行动。威力迅速地在内心积聚至旺盛，再顺着对方的空隙而施行，则对方的势力可以散除。
夫散势者，心虚志溢。意衰威失，精神不专，其言外而多变。故观其志意为度（衡量）数（数，计也。谋划），乃以（可、能够）揣说图事，尽（力求达到最大限度；尽量，尽可能）圆方（谓随物赋形，或方或圆），齐（同时；同样；一起）短长。
这散除势力，思想要虚空且志向要充溢。意愿衰弱则威力丧失，精力和精神不专一，其表现在外的言语就会多变。所以要看对方的意志进行衡量谋划，才能够揣量游说、图谋事情，尽可能地随物赋形，同时要扬长避短。
无间则不散势。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势分矣。故善思间者，必内精（娴熟；精通）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动则随其志意，知其计谋。
没有空隙则不能散除势力。散除势力，要等待对方出现空隙而后采取行动，一旦行动就能让对方的势力分散。所以善于思考对方空隙的人，必须在内精通五气（的运用），在外要观察对方的虚实，行动但不会失去分散对方势力的实效。行动则要跟随对方的意志，以了解对方的计谋。
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势败者，不以神肃察也！
所谓势力，是利和害的决策，是权变的威力。势力落败的，是因为不能迅速地凝神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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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圆者，无穷之计也。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推究）不测之智，而（才能）通心术。而神道（引导、指引）混沌（也写作浑沌，中国古人想象中天地未开辟以前宇宙模糊一团的状态）为一，以变论万类，说义（意义；意思）无穷。
转为圆通，（将产生）无穷的计谋。无穷（地产生）计谋，必须具有圣智之人的思想，以推究出不可估量的智慧，才能通达思想的方法。而精神引导混沌为“一”，用变化的角度看待万物，所说的语义就会无穷。
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用，转圆而求其合。故与（随从；随着）造化者为始（起点、开端），动作无不包大道（正确的道理），以观神明之域。
智慧、战略、计策、谋划，具有各自的形体容貌，有的圆通，有的方正；有的运用阴，有的运用阳；有的给人带来吉祥，有的给人带来不祥，这是因为事情的类别不一样。所以圣智之人怀着这个思路进行运用，转为圆通才能谋求与事情的类别相吻合。所以随着造化者（制造和转化事情的人）为开端，其动作无不包含大道，以观察神明的领域。
天地无极（无穷尽；无边际），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
天地是广阔无边的，人世间的事是无穷的，各以其特点分成不同的类别；看清对方的计谋之后，必能推知其最终的吉凶成败。
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才能）从方。圆者，所以合语；方者，所以错（同“措”，处理，安排）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皆见其会，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
转为圆通，有的转化为吉祥，有的转化为不祥；圣智之人以“自然规律”来预先推知存亡，然后推知通过转为圆通才能够依从方正。圆通，是为了话语投机；方正，是为了措置事情。运转变化，是为了观察对方的计谋；接触外物，是为了观察对方进退的意愿。彼此都看到了契合点，于是抓住重要的关键点以接引对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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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损，减也。“损”是排除干扰的过程，如去除偏见、情绪或过度算计，避免心神不宁导致判断失误）兑（兑，更换。“兑”强调随机应变，要求像“泽之决水”般顺势而为，一旦发现时机，立即调整策略）者，机危之决也。事有适然（偶然），物（选择）有成败，机危之动，不可不察。
排除干扰并随机应变，是危机之时的决策。事情有偶然，抉择有成败，危机的动向，不可不观察。
故圣人以无为待（等侯）有德，言（句首语气词。无义）察辞合于事。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损之，兑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为之辞（言辞；文辞；言语）。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辞不烦而心不虚，志不乱而意不邪。
所以圣智之人用无为的方式等侯从对方处获得信息，观察对方的言辞是否符合事实。随机应变是因为了解对方，排除干扰是为了方便行事；或排除干扰应对，或随机应变应对。抉择时发现有不可行的，圣智之人不为之言语。所以有智慧的人不会光顾着自己说话而忽略别人言辞中的隐含信息，因而能够做到言辞不繁乱并且思想不空虚，志向不紊乱并且意愿不偏斜。
当（判决罪人，断狱）其难易而后为之谋，因（顺；顺应）自然之道以为实。圆者不行，方者不止（阻止，不让进行），是谓大功。益之，损之，皆为之辞（说讲）。用分威、散势之权，以见其兑威，其机危乃为之决。
判断事情的难易然后为之谋划，顺应自然的规律来作实际努力。如果能够使对方的圆通不能施行，使对方的方正不通阻止，是为“大功”。（对要说的话）或进行增益，或进行减损，都是为了言辞能够恰到好处地表述出来。用“分发威力”、“散除势力”的权变，以显现出随机应变的威力，这危机才能为之解决。
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谿。而能行此者，形势不得不然也！
所以善于排除干扰和随机应变的人，处理事情就好像挖开千丈高的堤水，又好像从万丈的谿谷上向下滚动圆石一样。而能够做到这个的，是其所造就的形势使人不得不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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